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8
2026年2月20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金 晖 编辑邮箱：sherry@xmwb.com.cn

这些年，春节只要人
在北京，小长假日程中总
要给龙潭湖庙会预留出时
间。
龙潭湖庙会的名称取

自庙会的举办地龙
潭湖公园，公园地
处北京城中心南
部，公园里最让人
赏心悦目的是近
30万平方米的一
汪湖泊。也许正因
这片专属平民百姓
的碧波美景，公园
的典故里虽然缺少
令人津津乐道的皇
家故事，却能稳居
北京最受欢迎的节
假日消遣之地。每
年的龙潭湖庙会持
续一周左右时间，
各色各样小吃和商
品售卖的摊位沿着
湖边的小道排列成
一条线，精彩纷呈表演和
娱乐活动也在公园里的不
同区域有序进行。每天庙
会的公园大门一开便人潮
涌入，摩肩接踵的人们走
走停停、吃吃喝喝，不知不
觉就能逛上大半天。一点
不夸张地讲，龙潭湖庙会
三十余载攒下的年味里里
外外透着过年的热闹踏
实，让人感受到皇城根儿
下最温暖的市井喧腾。
与京城春节期间其他

庙会相比，龙潭湖庙会最
具特色的活动当数游人与
冠军的交流互动项目。在
不同的体育项目当中，最
能让爱好者与国手面对面

切磋的，首推棋类的“大师
指导棋”活动。没错，每年
庙会都有大师级棋手与棋
迷朋友交流的安排。
“大师指导棋”的名称
让人一看就知晓这
是职业高手指导业
余爱好者的活动，
但真实的场景更像
是棋界各路业余高
手团结协作打擂
台，明摆着就是一
股子挑翻冠军选手
“砸场子”的气势。
别看在棋艺水准上
专业选手与业余选
手相比占据上风，
但当一位大师同时
面对多位同仇敌忾
的业余盟友时，想
保持金身不倒可就
有些难了。要知
道，战胜冠军级别
选手能让业余爱好

者在棋友圈子里吹上一整
年！哪有不使出全部看家
本领的道理？而这样一
来，这些大师们便处于双
拳难敌众手的被动境地，
在“群狼”的攻击之下，每
年守擂的“猛虎”都要苦笑
着缴械投降几局。每每有
业余选手战胜大师的结果
出来，瞬间便会掀起场地
里一片欢愉，接下来便能
看到那些冠军高手带着几
分无奈的自嘲笑笑，那意
思仿佛在说：“哎，怎么会
让你们偷袭成功了呢？算
了算了，谁家过年还不吃
顿饺子！”

在国际象棋的活动区
域，每年都有来自同城和
其他城市的小棋手“集中
报到”，甚至有人将春节七
天假期全都泡在庙会的棋
艺擂台现场。每次指导棋

的棋艺爱好者人数都远多
于大师一次可以同时下完
的棋局数量，因此要想与
大师杀上一盘需要排号按
照次序来。于是，一些超
级棋迷每天早早占位抢到
前面序号先来一局，下完
了一盘之后赶紧重新排队
领个号牌，守在棋桌旁等
着下一次轮到自己上场。
但这样一来，守擂的大师
一直满负荷接受棋迷朋友
的挑战，活动期间一点不

得闲。
我的相册里还保留着

当年第一次参加庙会活动
的照片，照片里的我正在
指导两个十来岁的少年下
棋，旁边有好多人围着观
战。画面里，我正以一脸
轻松的笑意认真思考，两
名少年当中的女孩子倔强
地皱着眉头一脸的不服
气，另一名男孩子则是虎
视眈眈地看着我，气势汹
汹很自信的模样。照片的
构图非常传神，令人能够
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节日
的喜庆和棋艺对决时特有
的味道。照片还有一个非
常传神的名字叫“将了大
师一军”，据说还获得了年
度最佳照片的全国摄影
大奖。

每当看到这张照片，
我都会想起1992年春节
首次参加龙潭湖庙会与广
大棋迷朋友共度春节的场
景，当然更忘不了的是那
次摆设棋艺擂台活动的屋
子没有暖气，而春节正是
北京一年当中最冷的时
候，因此任你穿多少衣服，
半天时间坐在那里还是会
被冻得手脚冰凉。就在这
样包裹了很多衣服仍旧冻
得哆哆嗦嗦的环境里，大
家“棋”乐融融笑语欢声接
连不断，令人越发觉得这

样开启新的一年特别有意
义。

谁承想，这之后参加
龙潭湖庙会的安排坚持了
30多年，一年一度与棋迷
面对面的交流已经成为自
己春节活动安排的“标准
配置”。喜欢庙会下棋时
人头攒动的气氛，过节不
就图个热闹讨个喜庆嘛，
一片欢声笑语中，甭管是
新朋还是老友，不论是冠
军还是刚入门的棋迷，真
正是纹枰对弈乐在棋中。

过年到庙会走一圈，欣慰
在一年开启之际就能有机
会同棋迷交流，也算是用
自身所长回报社会的实际
行动吧。

每次参加庙会活动那
天自己都提早赶到公园，
沿岸树木的光秃秃枝条垂
在结了冰的湖面上，脚底
踩着积雪走在蜿蜒曲折
的湖岸小道上，更增添了
几分北方冬日的寒意。

放眼看去，湖中的碧水早
已经结成了白色的冰，在
太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
耀眼的光，明晃晃反衬出
彻骨的寒凉。扑面而来
的风与公园里节日的喜
庆色彩形成鲜明对比，心
情舒爽，冬未去春渐来又
是新的一年。

龙潭湖庙会是以棋会
友的好去处，纹枰对弈共
贺新春，约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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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学诗，尤其喜欢王安石的《元
日》。七绝朗朗上口，读几遍就能记诵。
当时喜欢诗句开头的声响，爆竹声中，春
意绵延。多年后细想，才明白《元日》写
的是彻夜宴饮，然后看着新升的太阳照
亮一户户人家的情境。身处一年的新起
点，就像站在一
艘大船的甲板最
前方，满怀期待
地往前驶去。除
了诗中所写的
“新桃换旧符”，春节的习俗还有很多，如
大扫除、守岁、拜年等等。而人们最喜欢
的事之一，就是穿新衣。

在宋末元初周密创作的《武林旧事》
中，记载了临安过年时人们要购买的货
品，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件是“锦装”，也就
是今天的新衣。王安石在元日穿了什么，
如今已不可考。但根据明人刘若愚在《酌
中志》记载，当时的人们在春节要穿葫芦
纹的服饰。这或与“葫芦”的谐音“福禄”
相关，也是一种新春讨口彩的方式。

到了近代，穿新衣依然是春节的一
大要事。据一些老上海人回忆，即使在
物质生活尚不富裕的时代，过春节时，人
们也会花钱请裁缝来家里做新衣。一家
好几口人，标准配置是中式棉袄、罩衫与
裤子。有时为了更方便地做新衣，裁缝
还会直接住在家里。后来随着服装杂志
的推广与缝纫技术的普及，很多心灵手
巧的女性开始亲自为家人缝制新衣。在
一档纪实节目里，上海女演员胡晴云曾
说起小时候过春节，母亲为她制作新

衣。缎面的棉袄，里面铺着丝绵，饰以琵
琶纽扣或盘扣，手艺非常复杂。每到大
年夜的下午，她就能穿上那件期待已久
的新棉袄。那个年代，人们罕有夜生活；
何况在冬天，下午五六点天已黑，所以她
的棉袄也穿不了多长时间。尽管马路上

很早就没什么人
了，她还是要穿
着新棉袄在街上
大摇大摆地行走
一番。

在我童年时，去商场购买成衣已是
一件相对方便的事。但因为母亲爱好做
衣服，逢年过节也会替我量好尺寸，打开
缝纫机操作一番。也许那时候我还很
小，身体每年都在变得越来越大，母亲做
衣服也会做得大一点，以便能穿更久。
我多少有些抱不平，当一件衣服穿得合
身了，往往已经是旧衣服了。母亲做的，
多是大衣。为了显版型，还给我加过肩
垫。有一年春节，我穿着那件大衣去亲
戚家拜年，大家忽然都夸我长大了，想是
因为肩膀变得更宽阔了吧。
如今，人们与服装的关系已发生了

微妙的变化。触手可及的电商提供了更
多选择的可能性，衣服的定价也不像过
去那样高（相对工资而言），我们随时都
在购买着新衣。但在春节，“穿新衣”的
风俗依然对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是
从家族传承下来的温暖仪式感，与我们
往昔的记忆息息相关；是用新的面貌对
未来进行的一次祈祷，愿来日能成为更
理想的自己。

三 三

过新年穿新衣

久未见面的朋友L到上海出差，约了见上一面。
十多年前，我在网络上认识他。那时，上海作协旗下有
个网站，叫作新创作网。许多热爱写作与文学的年轻人，
整日整夜地泡在上面，发布自己的作品，与陌生网友热火
朝天地争论。更多的时候，我们在QQ群里无所事事地闲
聊、吹水，仿佛时间永远用不完似的。随着交流的频繁，
我与这些网友，渐渐成了朋友。他们有的生活在广西，有
的生活在上海……身处天南地北的年轻
人，被一种理想的激情与浪漫包裹着。L
那时还是个在校高中生，而我亦不过是
整日无所事事的大学生。

与L首次见面，得等到相识几年
后。现在我已经无法清晰记起，我们初
次见面发生于何时何地。事实上，这十
多年来，我们不过是见过两三面而已。
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见面，可真是“名副
其实”的见面。那是在一年的上海书展
中，我忙着赶场子。似乎是在下午，我穿
过上海展览中心的广场，他与朋友C（也
是我在新创作网认识的写作朋友）一起，
笑脸盈盈地迎面而来。因急于赶路，我匆匆忙忙地跟
他们打了声招呼，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可以说，我和他
们几乎没照上面，几乎没说上话。几周后，我碰见了
C，他责怪起我来，你怎么不跟L聊聊就走了呢？我大
概是用“时间紧急”为自己辩解，如今想来，还是那时的
自己太过于年轻，以为朋友间的相见，着实是过于稀松
平常。即使错过一次，往后有的是机会。因此，心底里
没有一丝一毫的紧迫感与惊喜感。

我抵达饭店包间时，五六位朋友皆已落座（这些朋
友，都是因写作和文学结缘的）。多年不见的L，面貌
和身形跟我记忆之中，除了年轻人的稚气变成了成年
人的稳重，倒也没多少变化。只是，他见到我后，惊讶
地脱口而出：“你怎么变成这样啦？”那天，我在地铁上
接到他的电话，匆匆忙忙赶到饭店后，脸上早就写满了
疲惫。这种疲态的模样，可能与他记忆中的形象，颇为
不合。他因而发出惊讶。我冲他笑笑：“上次我们见面
时，我家小朋友还没出生呢，现在他已经上中班啦。”时
光匆匆，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痕迹。

胡德夫有首歌，叫作《匆匆》，我很喜欢。其中有句
歌词：“人生啊，就像是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
每个人都行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能成为朋友，就是
茫茫人海之中，两条“一会儿西，一会儿东”的路，竟然
在刹那间有了交集。而这，是何其幸运之事。与朋友L
和C——准确地说，这批因写作而认识的朋友们，虽然
身居天南地北，但我们之间的“路”的交集，比我想象中
的要漫长、要恒久。认识他们的契机，自然是因为文学，
但具体是什么时间，已经想不起来了。仿佛有段时间，
一个又一个朋友不断地出现。旧朋友带来新朋友，新朋
友又带来更新的朋友，几乎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谈论
着文学，毫无保留地分享各自作品，对于各自的写作都
有着乐观而浪漫的期许，时间仿佛永远用不完似的。

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是我特别钟爱的一首诗，“昔
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场景，应该是大多数普通人
都要经历的。多年之后，老友不经意间重逢，虽然经过
岁月的洗礼，各自的模样与境况皆有了变化，但友谊却
并未因此而变质。相逢的喜悦，在这匆匆的人生之路
上，成了永恒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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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的阳光，像从民国月份牌上美
人指尖漏下来的，温温的。我与妈妈走
进淮海路那间展厅，便一脚踏进了一个
由丝绸、刺绣与旧梦织就的时光里。“第
五届沪港名媛旗袍展”十个字，已然透出
一股子缠绵的、双城交织的韵致。一件
件亮丽的旗袍静默
地悬在衣架上，不是
空洞的展览，倒像是
一个个风华内敛的
肉身暂时离场，只将
这一袭袭精致的躯壳留在这里，与人默
然对晤。
初见墨绿丝绒的旗袍，只在领口缀

一枚盘香扣，却像一句未曾说出口的话；
那藕荷色软缎上面绣着疏疏的兰草的，
是闺秀笔下才有的清雅与孤高；还有宝
蓝色织锦的，金线盘出大朵大朵的牡丹，
轰轰烈烈，带着几分侠女式的明艳与张
扬。它们的腰身是那般窄峭，一路向下，
却又在下摆豁然地、含蓄地放开，这“收
与放”之间，勾勒出女子身段的曲线美，
更是一种欲说还休的东方哲学了。
去年初秋，我身着全棉青花瓷短袖

旗袍，带孙子来到人民照相馆拍合影。
摄影师说，你穿旗袍很美，如果穿别的衣
裳，不过是合身，是得体而已；唯有身着
旗袍，好像忽然有了魂灵，整个人都活泛
起来，又都沉静下去。我只当是谬赞，回
想一下在这满室衣香的浸染里，倒品出
些别样的滋味来。这旗袍，原不是一件
简单的衣物。它挑剔得很，要一副匀停
的骨架，多一分则腴，少一分则瘦；更要
一种内敛的、往下沉的气度，容不得半点
张皇与浮躁。它仿佛是我们江南女子血
脉里自带的一段密码，平日里沉睡着，只
待这斜襟一绾，束腰一紧，那沉睡的基因
便被唤醒了。
那年深秋，我的散文《美丽的脚丫》

获全国散文学会举办的征文大赛二等
奖，我身着绛红色丝绒中袖旗袍，赴京至

人民大会堂领奖，为我颁奖的是军旅作
家贺捷生，她是贺龙元帅的女儿。待颁
奖会结束后，我找到贺捷生请求与她合
影，她微笑地点头应允。合影后，她拉着
我的手说，你穿旗袍特别好看，有种古诗
里江南女子的韵味。我欣喜地向她道

谢！
是的，我的故

乡浙江余姚是枕在
水上的。那里的空
气总是润润的，带着

水汽与植物清气。那里的桥是拱的，船
是摇的，连话语都是吴侬软语，糯糯的，
没有棱角。我们家乡的女子，性情里也
仿佛浸透了这样的水汽，行事是软的，骨
子里却是韧的，像那河边的垂柳，看着婀
娜，风来了却不易折断。而这旗袍，恰恰
是这般性情的写照。它的线条是流利
的、柔顺的，贴着身躯，行止之间，便有了
水波般的韵律；可那高高竖起的领子，却
又约束着你的颈项，让你不得不昂起头，
显出一种含蓄的骄傲；那紧束的腰身，更
是一种无言的规训，让你步态只能舒缓，
不能阔步，于是莲步姗姗，自成风致。
我忆起自己的一件旧旗袍，是荷绿

色的，料子寻常，并无展览上的那些华
美。但在那个微凉的秋日，我穿着它，走
过单位思南路那条落满银杏叶的小径。
风来的时候，衣袂微微拂动，卷起几片金
黄的叶，又轻轻放下。那一刻，我并未想
着什么风情与时尚，只觉着这衣裳与我，
与这风，这黄叶，这天地，是浑然一体的。
展厅里人渐渐多了，光影在绸缎上

游移，恍恍的，像似水流年。我和母亲欣
赏罢悄然离去，身后的那些旗袍，依旧在
各自的岁月里盛放着。而我知道，于我，
这旗袍已不只是一件悦目的衣衫。它是
一副温柔的铠甲，让我在摩登的、纷繁的
都市里，始终记得自己从何处来，记得那
一份沉在骨子里的、东方女子的从容与
神韵。

胡 兰

旗袍最美的服饰

七夕会

健 康

每到开春的季节，我总向往那
无限风光的山峦。于是乎，每个周
末爱人和我总要肩并肩、手牵手一
同爬爬家门口的岳麓山。爬山途
中，边走边聊，嘻嘻哈哈，其乐
无穷。爬山不仅增进了我俩的
夫妻感情，还锻炼了身体，真可
谓一举两得。

每次我们都是乘公交车来
到岳麓山下的。下车之后，我们便
向山顶走去，耳畔传来人们嬉笑的
声音，而习习凉风将草木香气一缕
缕地送到我们的鼻息里。太阳给
绿树染上金色的烟雾，每一片叶子
似乎都接受着阳光的爱抚，我想那

繁茂的树丛丫
杈间，或许还

摇颤着一只正在织网的蜘蛛呢。
阳光照耀下，一幅青绿色的苍润图
画已盈满诗情地展现在我们的眼
前，使我们心舒神畅，并产生快乐

的幻觉，我们仿佛是一朵朵漫游的
云，以自由的姿态运动着，凝神捕
捉大自然的律动。“好美的风景
呀！我们来合影吧。”爱人拿出手
机说道。
此时此刻，我们已登上山顶。

极目远眺，心旷神怡，把美的风景
尽收眼底，树上的鸟儿、草丛中的

昆虫欢快
地哼唱着；
我还猛地嗅到一缕沁人心脾的清
香，眼前摇曳的艳丽之花、鲜绿的
波涛，使人陶醉，让人回味。爬
上山顶的感觉，真的很好。
爬山运动目前之所以如此

普及，参加的群众如此众多，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逐渐发

现爬山是一项有益身体健康的体
育运动。在静寂的山野里爬山，呼
吸着清新的空气，沐浴着温暖的阳
光，既可以增强人们呼吸器官的功
能，改善血液循环，又可以提高人
们关节的灵便性和肌肉的耐久力，
便于精力充沛地投入到新的工作
和学习中去，何乐而不为呢！

黄显耀

趁着天好去爬山

马肖印章 篆刻 徐谷甫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篆刻 陈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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